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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上
只
有
很
少
人
每
次
求
職
都
能
獲
得
取

錄
，
大
多
數
的
人
總
會
有
落
選
的
經
驗
。
不
被

取
錄
是
否
就
代
表
自
己
不
好
呢
？
這
當
然
是
有

可
能
的
。
不
過
，
有
時
名
落
孫
山
卻
未
必
完
全

是
自
己
的
問
題
。

若
撇
除
本
身
的
不
足
之
外
，
可
能
是
還
有
人
比
你

的
表
現
更
佳
，
又
或
可
能
他
比
你
更
適
合
那
份
工

作
。
還
有
，
一
些
足
以
影
響
應
徵
者
能
否
被
取
錄
的

人
事
問
題
或
公
司
本
身
的
政
策
問
題
也
是
影
響
取
錄

的
原
因
。

我
最
喜
歡
以
這
個
例
子
與
準
備
面
試
的
人
分
享
。

多
年
前
，
我
工
作
的
部
門
需
要
聘
請
一
名
一
年
制
的

實
習
生
。
我
見
過
從
人
事
部
轉
介
過
來
的
兩
名
候
選

人
後
，
簡
直
不
用
考
慮
便
可
以
立
即
作
出
選
擇
，
因

為
一
人
表
現
自
信
，
對
答
如
流
；
而
另
一
人
則
反
應

緩
慢
，
說
話
輕
聲
得
很
。
我
怎
麼
也
沒
想
到
當
我
向

上
司
匯
報
面
試
結
果
後
，
她
竟
然
會
選
擇
後
者
！
我

大
惑
不
解
，
以
為
當
中
有
什
麼
奧
妙
我
因
功
力
不
足

而
未
能
參
透
，
立
時
向
她
請
教
。
原
來
她
的
原
因
只

有
一
個
：﹁
你
聘
請
一
個
能
幹
的
人
做
自
己
下
屬
幹

嘛
？
聘
請
下
屬
當
然
是
要
一
個
比
自
己
愚
蠢
的

啦
！﹂
那
真
是
我
人
生
寶
貴
的
一
課
，
她
完
全
扭
轉

了
我
一
向
以
來
以
為
能
者
居
之
的
信
念
。
原
來
有
些
人
因
忌
才

而
選
擇
聘
請
庸
才
。
直
至
今
天
，
她
的
選
擇
原
因
依
然
震
撼
着

我
。另

一
個
例
子
是
輪
到
我
當
應
徵
者
了
。
那
次
我
經
過
一
整
天

的
面
試
後
，
旁
觀
者
們
都
覺
得
若
他
們
的
公
司
只
聘
請
一
人
，

那
人
便
一
定
是
我
。
沒
料
到
我
沒
有
獲
得
那
個
職
位
，
公
司
負

責
人
卻
再
次
接
見
我
，
並
向
我
解
釋
因
由
。
原
來
他
們
根
本
沒

有
打
算
為
該
部
門
聘
請
新
人
，
公
開
面
試
只
是
初
到
貴
境
的
外

籍
大
老
闆
想
觀
察
香
港
這
方
面
的
人
才
而
已
，
所
以
他
們
根
本

沒
有
準
備
聘
用
任
何
人
。
不
過
他
們
覺
得
我
的
表
現
甚
佳
，
很

希
望
我
能
夠
為
另
一
個
部
門
服
務
。
我
婉
拒
了
他
們
的
招
攬
是

後
話
，
我
想
在
這
兒
強
調
的
是
：
機
構
公
開
招
聘
的
實
際
原
因

是
另
一
個
令
應
徵
者﹁
失
敗﹂
的
原
因
，
與
應
徵
者
的
能
力
和

表
現
無
關
。

所
以
，
年
輕
人
求
職
不
應
該
亦
不
需
要
因
為
落
選
便
自
怨
自

艾
，
或
覺
得
一
定
是
自
己
有
問
題
。
當
然
，
我
們
亦
不
應
以
此

為
屢
戰
屢
敗
的
藉
口
，
我
依
然
認
為
失
敗
後
首
要
做
的
是
自
我

檢
討
和
改
善
才
是
正
途
。
其
實
，
能
否
獲
得
職
位
就
像
婚
姻
一

樣
，
再
美
再
能
幹
的
人
未
必
一
定
找
到
配
偶
；
相
反
，
條
件
較

差
的
男
女
找
到
配
偶
的
機
會
亦
不
是
必
然
遜
色
於
俊
男
美
女
，

因
為
配
對
成
功
最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雙
方
到
底
是
否
另
一
半
的
所

需
，
否
則
也
只
會
浪
費
了
大
好
人
才
。

面試成敗的原因

忽
然
想
起
漢
儒
董
仲
舒
。

到
了
今
時
今
日
，
仍
然
有
許
多
人
認
為
漢
武
帝
劉
徹

用
了
董
仲
舒﹁
罷
黜
百
家
，
表
章
六
經﹂
的
這
一
條
統

一
的﹁
思
想
總
綱﹂
；
仍
然
有
許
多
人
認
為
自
漢
武
帝

之
後
，
中
國
學
術
思
想
就
定
了
一
尊
，
中
國
讀
書
人
都

變
得
不
會
思
考
云
云
。
真
相
並
非
如
此
。

漢
武
帝
的
曾
孫
漢
宣
帝
劉
詢
曾
有
言
：﹁
漢
家
自
有
制

度
！
本
以
霸
王
道
雜
之
，
奈
何
純
任
德
教
？﹂
霸
道
偏
近
法

家
、
王
道
偏
近
儒
家
，
如
果
用
現
代
言
語
和
概
念
，
可
以
說

霸
道
王
道
就
是﹁
法
律﹂
和﹁
道
德﹂
這
兩
條
現
代
社
會
最

吃
緊
的
支
柱
，
缺
一
不
可
！
法
律
與
道
德
牽
涉
的
範
疇
有
重

疊
，
也
有
獨
立
。
有
些
事
只
關
道
德
而
無
關
法
律
；
有
些
事

倒
過
來
只
關
法
律
無
關
道
德
；
再
有
些
事
既
涉
道
德
、
亦
關

法
律
。
當
然
也
有
些
事
跟
道
德
和
法
律
都
不
沾
邊
。
霸
道
也

不
是
全
不
談
道
德
，
只
是
那
一
套
道
德
標
準
跟
儒
家
有
差

異
。
王
道
也
不
是
全
不
談
刑
法
，
只
不
過
不
主
張﹁
持
刑
太

深﹂
。
這﹁
持
刑
太
深﹂
四
字
，
是
漢
宣
帝
的
兒
子
漢
元
帝

劉
奭
對
父
親
的
規
勸
，
當
時
漢
元
帝
仍
是
太
子
。
漢
宣
帝
嘆

道
：﹁
亂
我
家
者
，
太
子
也
！﹂
宣
帝
在
位
二
十
多
年
，
元

帝
在
位
十
多
年
。
元
帝
繼
位
，
西
漢
朝
才
進
入﹁
崇
尚
儒
術﹂
的
時
代
。

宋
儒
朱
熹
的
︽
白
鹿
洞
書
院
學
規
︾
中
有
一
條﹁
處
事
之
要﹂
：

﹁
正
其
義
不
謀
其
利
，
明
其
道
不
計
其
功
。﹂
這
句
話
引
用
了
董
仲
舒

的
名
句
，
只
是
將
其
中﹁
誼﹂
字
改
為﹁
義﹂
。
誼
與
義
相
通
，
最
基

本
的﹁
義﹂
其
實
就
是﹁
適
宜﹂
。
現
代
漢
語
多
藉
用
外
語
文
法
來
分

析
，﹁
正
其
義﹂
的﹁
正﹂
和﹁
明
其
道﹂
的﹁
明﹂
都
作
動
詞
用
，

這
樣
的
說
法
或
可
幫
助
年
輕
人
了
解
當
中
的
意
趣
。
這
個﹁
處
事
之

要﹂
說
明
讀
書
人
應
該
端
正
和
彰
明
適
宜
社
會
的
道
理
，
不
為
私
利
、

不
為
功
名
。

近
幾
年
香
港
忽
然
頗
見
動
盪
，
社
會
上
道
德
和
體
制
內
的
法
治
都
受

到
嚴
重
挫
傷
。
道
德
的
功
能
是
鼓
勵
人
做
好
事
，
法
律
的
功
能
則
是
防

止
人
做
壞
事
。
道
德
很
難
為
人
帶
來
實
際
的
好
處
，
只
能
提
升
個
人
的

名
譽
和
精
神
愉
快
；
法
律
則
讓
犯
法
之
人
受
到
制
裁
，
明
令
罪
犯
要
受

刑
，
以
示
阻
嚇
。
今
時
今
日
，
香
港
似
陷
入
霸
道
不
明
、
王
道
不
顯
的

困
局
。
有
點
似﹁
我
的
朋
友
查
良
鏞﹂
小
說
︽
鹿
鼎
記
︾
中
神
龍
教
的

一
段
，
書
中
武
藝
低
微
的
小
孩
，
可
以
任
意
羞
辱
教
中
的﹁
老
兄

弟﹂
，
哪
怕
是
在
江
湖
上
享
有
盛
名
的
名
人
。
連
主
角
韋
小
寶
也
為

﹁
胖
頭
陀﹂
感
到
難
受
，
這
個﹁
胖
頭
陀﹂
可
是
有
能
力
在
少
林﹁
十

八
羅
漢﹂
跟
前
搶
走
韋
小
寶
的
高
手
。

大
人
物
也
慨
歎
香
港
的
法
治
受
損
，
並
預
見
如
果
不
重
回
正
軌
，
惡

果
將
要
由
全
體
香
港
市
民
承
擔
。
筆
者
以
為
道
德
受
損
的
禍
害
比
法
治

受
損
還
要
大
得
多
，
英
國
法
律
界
名
人
丹
寧
曾
有
言
：﹁
沒
有
信
仰
就

沒
有
道
德
，
沒
有
道
德
就
沒
有
法
律
。﹂
信
焉
！

﹁
正
其
道
不
謀
其
利
，
明
其
道
不
計
其
功﹂
是
傳
統
中
國
讀
書
人
的

信
仰
，
有
這
樣
的
信
仰
，
才
能
夠
堅
持
道
德
，
守
護
法
律
。

正其義、明其道

小
狸
寫
這
篇
文
章
的
時
候
恰
逢
國
際
博
物
館
日
︵
五

月
十
八
日
︶
，
而
作
為
一
個
假
模
假
式
的
半
文
藝
青

年
，
不
管
是
在
久
居
的
城
市
還
是
旅
行
的
地
方
，
小
狸

確
實
還
都
愛
逛
逛
那
些
或
大
或
小
、
或
有
名
或
無
聞
的

博
物
館
，
逛
得
多
了
，
難
免
也
有
些
感
慨
。

比
如
有
些
內
地
的
博
物
館
，
近
些
年
來
確
實
有
了
長
足
的
進

步
，
這
裡
的﹁
有
些﹂
，
指
的
是
像
故
宮
、
國
博
這
樣
的
國
家

隊
，
以
及
各
省
省
博
這
樣
的
地
方
大
員
隊
，
還
有
各
地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指
定
場
所
這
樣
的
特
殊
方
隊
，
近
些
年
來
資
金
充
足
，

大
多
改
頭
換
面
，
各
種
聲
光
電
一
體
，
參
觀
體
驗
大
大
提
升
。

其
中
國
家
隊
和
各
省
博
，
由
於
自
身
藏
品
素
質
好
，
轉
化
成
紀

念
品
的
空
間
大
，
再
加
上
近
些
年
飛
速
增
長
的
商
品
意
識
，
導

致
創
收
節
節
攀
高
。
個
中
狀
元
必
定
是
故
宮
博
物
院
，
自
從
被

台
北
故
宮
的﹁
朕
知
道
了﹂
開
光
後
，
北
京
故
宮
這
幾
年
在
開

發
銷
售
文
化
創
意
產
品
的
道
路
上
絕
對
是
一
路
凱
歌
，
零
四
年

賣
出
了
六
個
億
，
到
去
年
則
賣
出
了
十
個
億
。

雖
然
小
狸
也
不
停
在
為
各
個
博
物
館
的
紀
念
品
商
店
獻
上
荷

包
，
但
是
，﹁
買
買
買﹂
並
不
能
消
弭
其
他
的
憂
慮
。

為
了
寫
這
篇
文
章
，
小
狸
曾
特
意
去
下
載
故
宮
研
發
的

A
PP

，
卻
發
現
除
了
一
款﹁
每
日
故
宮﹂
和
名
為﹁
故
宮﹂
的

導
覽A

PP

外
，
之
前
曾
被
各
種
媒
體
宣
傳
的
其
他
幾
個
程
式

如﹁
胤
禎
美
人
圖﹂
、﹁
紫
禁
城
祥
瑞﹂
、﹁
皇
帝
的
一

天﹂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等
都
不
知
為
何
而
找
不
到
了
。

﹁
每
日
故
宮﹂
基
本
是
純
觀
賞
，
具
有
功
能
性
的
只
有
導
覽

A
PP

，
而
打
開
該A

PP

，
也
基
本
就
是
語
音
功
能
，
其
他
資
訊

非
常
簡
陋
，
莫
名
的
拍
照
功
能
還
導
致
了
死
機
，
界
面
談
不
上

友
好
，
用
戶
體
驗
呵
呵
噠
。
總
之
，
遠
不
如
其
在
營
銷
上
的
表

現
。連

公
認
最﹁
互
聯
網+

﹂
的
故
宮
尚
且
如
此
，
那
其
他
博
物

館
又
怎
樣
呢
？
這
引
起
了
小
狸
對
內
地
博
物
館
數
字
化
的
一
個

好
奇
，
稍
微
搜
索
了
一
下
，
卻
發
現
了
一
些
非
常
令
人
深
思
的

情
況
：
比
如
大
多
數
博
物
館
的
互
聯
網
水
平
都
停
留
在﹁
網
站﹂
，
即
傳

統
互
聯
網
時
代
，
而
非A

PP

和
社
交
媒
體
掌
控
的
移
動
互
聯
網
時
代
；

他
們
大
多
要
麼
沒
有A

PP

，
要
麼A

PP

更
新
緩
慢
，
而
有A

PP

的
那

些
，
服
務
內
容
也
基
本
簡
陋
得
想
哭
；
同
樣
輕
服
務
的
特
點
還
延
伸
到
網

站
，
大
多
數
博
物
館
的
網
站
內
容
都
是
重
展
示
而
缺
少
功
能
性
；
還
有
的

項
目
乾
脆
爛
尾
了
，
比
如
百
度
的
數
字
博
物
館
，
大
事
記
默
默
地
就
停
留

在
了
二
零
一
四
年
…
…
這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給
人
一
個
感
覺
：
時
髦
的﹁
互

聯
網+

﹂
是
個
筐
，
什
麼
都
必
須
往
裡
裝
，
但
拍
完
照
、
匯
完
報
、
上
完

電
視
之
後
，
就
拜
拜
了
您
吶
，
至
於﹁
互
聯
網+

﹂
到
底
是
什
麼
？
誰
知

道
啊
。

︵
未
完
待
續
︶

寫在國際博物館日（上）

中
國
作
家
陳
忠
實
逝
世
，
備
極
哀

榮
。
習
近
平
等
幾
位
最
高
領
導
人
都

送
了
花
圈
，
可
見
他
的
江
湖
地
位
。

不
僅
高
官
對
這
位
著
名
作
家
表
示

敬
意
，
他
故
鄉
的
父
老
鄉
親
都
前
來

送
行
。
殯
儀
館
外
，
逾
千
人
排
隊
進
入
靈

堂
拜
祭
。
一
本
︽
白
鹿
原
︾
小
說
瘋
魔
全

國
，
被
認
為
是﹁
厚
積
薄
發
，
深
沉
博

大
，
具
有
史
志
意
蘊
和
史
詩
風
格
，
豪
放

雄
渾
，
在
對
中
國
傳
統
倫
理
文
化
和
世
界

文
明
的
衝
撞
融
會
中
，
找
尋
中
華
文
明
、

中
國
精
神
的
根
由
和
動
力
，
謳
歌
中
華
民

族
歷
經
磨
難
而
不
屈
，
勇
往
直
前
的
精
神

品
格﹂
。

陝
西
華
陰
陳
忠
實
老
家
的
藝
人
張
喜
民

說
：﹁
陳
忠
實
不
只
像
一
個
作
家
，
他
就

是
一
個
我
們
的
農
村
人
，
沒
有
架
子
。
他

是
大
作
家
，
但
他
的
身
上
有
着
我
們
農
村

人
的
土
質
、
土
味
和
土
話
。﹂

的
確
是
這
樣
，
讀
着
他
的
名
著
︽
白
鹿

原
︾
，
沒
有
任
何
造
作
的
情
節
，
沒
有
文

縐
縐
的
話
語
，
只
有
使
人
感
到
這
是
一
個

樸
實
農
村
的
說
書
人
。

著
名
文
藝
評
論
家
蕭
雲
儒
致
送
的
輓
聯

是
：﹁
三
秦
文
膽
，
華
夏
風
骨
，
鑄
忠
實
人
格
，
筆

蘊
千
鈞
擔
天
道
；
終
南
氣
象
，
灞
原
襟
懷
，
育
白
鹿

精
魂
，
情
含
萬
彙
傳
史
音
。﹂

︽
白
鹿
原
︾
，
被
評
為
十
分
有
鄉
土
味
，
特
別
是

陝
西
華
陰
老
腔
的
小
說
。
我
早
年
便
讀
過
這
部
小

說
，
有
的
情
節
已
經
忘
了
。
當
年
曾
有
人
批
評
這
書

有
些
情
慾
描
寫
，
認
為﹁
兒
童
不
宜﹂
，
但
正
是
有

關
的
描
寫
，
增
加
了
小
說
的
鄉
土
味
，
於
是
才
被
改

編
為
話
劇
和
電
影
。

我
手
頭
有
兩
本
︽
白
鹿
原
︾
，
一
本
是
一
九
九
三

年﹁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版
的
，
另
一
本
是
二
零
零

六
年
第
八
次
印
刷
本
，
可
知
此
書
銷
路
之
大
。

陳
忠
實
去
世
，
在
殯
儀
館
場
外
，
民
間
藝
人
用
陝

西
華
陰
老
腔
的
唱
調
來
表
達
對
他
的
哀
思
。
許
多
著

名
作
家
，
包
括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主
席
鐵
凝
、
副
主
席

李
敬
澤
、
賈
平
凹
、
白
燁
、
濮
存
昕
、
張
鐵
林
等
文

藝
界
人
士
前
往
弔
唁
。
陳
忠
實
的
遺
體
枕
着
一
本
老

版
的
︽
白
鹿
原
︾
。
七
十
多
歲
的
他
，
去
得
太
早

了
。 《白鹿原》和陳忠實

正
氣
的
方
力
申
曾
是
香
港
游
泳
隊
代
表
、
香
港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學

系
畢
業
生
、
著
名
藝
人
，
二
零
一
四
年
香
港
十
大
傑
出
青
年
，
對
推

動
健
康
生
活
不
遺
餘
力
！
他
更
是
眾
人
偶
像
，
少
女
心
中
的
白
馬
王

子
。
小
方
二
零
零
一
年
入
行
、
二
零
零
六
年
接
拍
︽
獨
家
試
愛
︾
遇

上
女
主
角
鄧
麗
欣
︵Stephy

︶
，
初
時
無
甚
感
覺
，
至
開
始
宣
傳
就

愛
上
了
她
發
展
起
來
，
正
如
小
方
所
說
：﹁
我
們
由
地
下
情
變
為
地
上

情
，
由
熒
幕
情
侶
變
成
真
正
情
侶
，
一
切
來
得
很
自
然
。﹂

可
是
，
月
前
推
出
最
新
電
影
︽
紀
念
日
︾
，
他
們
已
經
歷
了
三
個
月
的

冷
靜
期
。
向
來
低
調
的
小
方
作
出
了
很
多
行
動
，
甚
至
情
人
節
在
網
上
鮮

有
放
了
兩
人
的
旅
遊
合
照
，﹁
我
做
一
些
對
方
喜
歡
的
事
、
滿
足
她
、
可

能
就
是
當
知
道
會
失
去
便
更
加
努
力
！
公
佈
之
日
我
心
跳
手
震
、
如
果
不

是
同
公
司
也
不
會
作
出
如
此
官
方
的
交
代
。﹂
公
佈
後
一
人
面
對
傳
媒
感

覺
難
受
嗎
？﹁
我
感
覺
是
適
宜
的
，
因
為
講
到
尾
，
我
們
並
非
夫
妻
是
情

人
，
不
需
要
兩
人
一
起
向
外
界
交
代
。﹂

已
到
談
婚
論
嫁
嗎
？﹁
是
的
！
老
實
說
我
們
從
來
沒
有
提
過
這
件
事
，

但
在
那
三
個
月
的
冷
靜
期
，
我
們
都
提
出
了
有
沒
有
結
婚
的
念
頭
，
原
來

對
方
有
，
自
己
亦
有
，
但
由
始
至
終
我
從
來
沒
有
求
過
婚
…
…
結
婚
並
非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
。
此
事
是
溝
通
和tim

ing

上
的
問
題
，
時
間
並
非
衡
量

感
情
去
留
的
原
因
。
我
們
還
年
輕
，Stephy

不
化
妝
時
靚
過
好
多
化
了
妝

的
女
藝
人
！﹂

她
是
個
理
想
太
太
嗎
？﹁
對
！
否
則
又
怎
會
拍
拖
十
年
？﹂
聽
聞
你
不

夠
浪
漫
、
不
夠
進
取
，
會
改
善
嗎
？
有
機
會
可
以
挽
救
嗎
？﹁
機
會
很

微
，
有
些
事
並
非
改
了
便
會w

ork

，
最
大
阻
礙
是
我
們
之
間
已
經
沒
有
了

愛
！﹂是

因
為
她
有
了
另
外
喜
歡
的
人
？
是
教
練
嗎
？﹁
不
、
不
關
事
！﹂
分

手
後
可
以
繼
續
做
朋
友
嗎
？﹁
可
以
！
但
暫
時
少
來
往
好
一
些
，
如
果
放

下
一
段
感
情
，
立
即
成
為buddy

，
那
十
年
就
太
兒
戲
了
！﹂

在﹁
舊
日
的
足
跡﹂
錄
音
期
間
小
方
落
淚
，﹁
分
手
之
後
，
經
常
夢
見

我
們
依
然
走
在
一
起
，
醒
過
來
要
用
幾
秒
的
時
間
去
想
，
她
還
在
我
身
邊

嗎
？﹂
方
力
申
自
問
是
雙
魚
座
、
是
浪
漫
的
人
，
只
是
低
調
浪
漫
，
對
於

這
段
感
情
已
付
出
了

努
力
和
忠
誠
，
最
後

也
爭
取
過
，
已
算
無
憾
…
…
他

送
了
一
首
︽
你
夠
幸
福
嗎
︾
給

Stephy

，
祝
她
開
心
幸
福
！

一
對
本
來
的
有
情
人
走
到
如

此
階
段
真
令
人
嘆
息
，
小
方
明

言
雙
方
沒
有
愛
，
但
又
何
來
這

麼
多
眼
淚
？
我
聽
過
不
少
分
手

又
復
合
的
故
事
，
也
希
望
這
情

節
會
發
生
在
他
們
身
上
，
再
開

拍
一
套
︽
復
合
紀
念
日
︾
便
好

了
！ 願小方Stephy拍《復合紀念日》

拜識整個平和山山水水後，始知道，平和這塊
土地是浪漫的，而這種浪漫不僅讓我折服，更讓
我產生無盡的遐想和衝動。是的，當我把平和這
塊土地理解並解讀成一座莊園時，一座既美麗又
充滿浪漫色彩的莊園就浮現在眼前，猶如陶淵明
筆下的田園風光一樣，簡直可以說是現實生活中
的「世外桃源」。而在這既美麗又充滿浪漫色彩
的莊園裡，每個人都是主人，每個人臉部的表情
也都是浪漫的，既流動着樸素又閃爍着超常的精
力與智慧。然而，這塊土地又是真實的，尤其是
將它放在當今這個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的背景下
時，更顯得浪漫非常。
踏上這裡的山，方明白這裡的山是浪漫的。而
在此之前，這裡的山原本和別處的山並沒有什麼
兩樣，都是土和石頭堆起來的，也都雜草叢生，
到處有昆蟲走獸在遊動。如今，這裡的山自從種
上蜜柚後，就變得浪漫起來，再加上這裡的人們
都學會了做夢，於是就變得更加浪漫。是的，這
裡的人們連做夢也要把這些用土和石頭堆起來的
山夢想成「金山」和「銀山」，而這裡的山果然
也確實能夠「點石成金」，彷彿一夜醒來，滿山
的柚子立刻變成一堆金子，不僅流露出金子般浪
漫的色彩，而且蕩漾出這裡的人們最樸素的情懷
和願望。而沒有來過這裡的人，也會有如進入神
話世界一般。唯一令人遺憾的是，所有的昆蟲走
獸也彷彿在一夜之間全都化作「肥料」，這不免

讓人覺得有些遺憾，但相信浪漫的平和定會讓這
塊土地恢復原有的生態平衡。更何況，浪漫的平
和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當然，這也正是浪
漫的來源。
沿溪而下，才會感到這種浪漫的來源確是厚實

的。九龍江西溪的水自大芹山流出來，卻意外又
不意外地流出兩位「千古風流人物」來，一個是
大溪的吳鳳，後來成了台灣的阿里山神，而他之
所以會成為台灣的阿里山神，是因為他帶給台灣
的貢獻巨大，他不僅教會了當地土著民「日出而
作，日落而憩」的生活與耕作方式，而且，還帶
去了許多農作物品種等；另一個是坂仔的林語
堂。林語堂先生出生年代雖然距離現在較近，不
過百年有餘，也由於種種原因，過去平和人對他
了解不多，但是，林語堂先生在國際上的地位和
影響力是不容懷疑的，尤其在文化方面。他於
1975年就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其長篇小說
《京華煙雲》使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他還
編纂出版了中國第一本《當代漢英詞典》。而在
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林語堂所作的貢獻更是傑
出，他以所撰寫的對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
心評宇宙文章」為己任且當之無愧。而這兩個
人，至今並將永遠成為平和的驕傲與自豪。此
外，還有香火外傳千餘年的三平祖師……
徜徉在九峰鎮那一條用鵝卵石鋪就的明代老

街，無疑是另一種浪漫。別一樣的風情定會讓你

留連忘返。該街道只有1米多寬，曲曲折折地延
伸着，兩邊的房子，大多是木結構的，那小小的
舖面，也是木板做成的，白天朝下一拉，就能擺
放商品，晚上打烊了，往上一拉，就和四周的牆
壁嚴密合縫了。看到那些老舊的門楣、窗台、屋
頂無不勾起人們對過去歷史的回憶與思考。以
前，這條老街經營着各種業務，有糕餅舖，也有
藥舖等，客商雲集，熱鬧非凡，小小的店舖卻做
着跨越閩粵兩省的生意。如今，在這條明代老街
上還依稀可以看到當年的「老字號」，如「瑞
芳」等。當走出這條明代老街時，就來到了民國
初期建成的騎樓式老街，又是別樣的風情。如
今，這條明代老街已經成為研究閩粵交通貿易史
的「活化石」，保存下來的意義和價值不同凡
響。其實，歷史和現實在這裡已經詭異地互相交
替並融合着，仔細一想，這條老街似乎還想對現
代人說些什麼？又好像在訴說着什麼？歷史在這
裡彷彿停住了腳步並留下很深的腳印和記憶，而
思想又好像在穿越時空隧道一樣。
傾聽人群的聲音，才會被這裡的人感動，因為
這裡的人也是浪漫的。不僅這塊樸素而又神奇的
土地誕生出如上兩位傳奇人物是浪漫的，而且現
在這裡的每一個人也都是浪漫的。這裡的人始終
過着一種既原始而又現代的田野式生活，情感上
也非常質樸。更讓人感動的是，這裡的人們不僅
靠着這種牧歌式的田野生活找到生活的依據和支
撐點，而且學會把夢想變成現實的本事，而這一
點，黃澄澄金燦燦圓滾滾的蜜柚就是最好也是最
有力的明證。進一步講，這裡的人們正在從事着
並且經歷着從農耕經濟向商業社會的轉型的過
程，更有意思的是，這裡的人們一邊在山地上在

田野裡耕作，一邊卻又嚮往着能過上富裕的現代
化的城市生活，這就是這裡的人們最實在也是最
質樸和最浪漫的因素。是的，連黃澄澄的蜜柚也
是浪漫的，這一點絕不是誇張。不信，你再聽我
說，這裡的蜜柚自從清朝乾隆年間被賜封為朝廷
「貢品」後，雖然幾經磨難，也幾次瀕臨滅絕，
如今卻又「絕處逢生」，並且快要變成全世界的
「貢品」，這是如今擺在眼前的事實，而這種事
實可貴之處在於，這種彌堅的精神和變化到處瀰
漫着的古典而又現代的浪漫主義色彩，單從它黃
澄澄的顏色和圓溜溜可愛的臉蛋就已經令人垂涎
欲滴，然後再稍微展開聯想，難道黃澄澄的顏色
和金燦燦的黃金有什麼兩樣嗎？所以，黃澄澄的
蜜柚構成整塊平和大地最大的浪漫。
當然，浪漫是需要延伸的，也是需要包容和理

解的，正因為有這種古樸而又浪漫的山水情懷存
在，這塊土地才會孕育並湧現出如此「千古風流
人物」，和金子一般浪漫色彩的蜜柚，而未來當
然更會令人展開無限的遐想和神思。

浪漫的山水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最
近
的
友
儕
聚
會
提
及
學
習
社
交
舞
，

兩
位
中
年
女
友
的
反
應
很
是
強
烈
，
認

為
男
女
授
受
不
親
，
除
了
丈
夫
外
，
自

己
和
其
他
異
性
跳
舞
，
有
肢
體
接
觸
難

以
接
受
。
對
她
們
的
理
論
，
我
覺
得
有

點
不
可
思
議
，
在
這
個
年
代
還
生
活
在
華
洋
雜

處
的
地
方
，
受
着
西
方
教
育
，
怎
會
對
社
交
如

此
保
守
？
而
且
心
中
無
事
便
自
然
無
事
！

兩
女
友
都
受
過
大
學
教
育
，
一
人
說
：

﹁
我
和
自
己
的
父
親
從
沒
有
任
何
身
體
接

觸
，
直
至
去
年
母
親
逝
世
，
我
才
首
次
捉
着

他
的
手
一
起
按
動
焚
化
遺
體
的
按
鍵
！﹂

另
一
位
在
美
國
生
活
逾
四
十
年
的
說
：

﹁
我
有
一
對
夫
妻
好
友
，
最
近
男
的
中
風
癱

在
床
上
不
能
言
語
，
與
他
溝
通
只
能
伸
上
手

掌
讓
他
在
掌
心
上
寫
字
，
這
樣
的
接
觸
我
也

覺
得
不
自
然
。﹂

她
倆
的
說
話
實
在
令
我
有
點
吃
驚
，
我
跟

另
一
位
女
友
說
這
感
受
，
誰
知
她
告
訴
我
：

﹁
難
的
，
對
一
些
人
來
說
是
難
的
。
我
在
母

親
臨
終
住
院
的
一
段
時
間
，
多
番
想
摟
摟
和

親
吻
她
，
以
表
達
我
有
多
愛
她
，
可
是
我
掙

扎
了
多
天
仍
未
能
主
動
去
做
。
其
後
我
的
心
告
訴
自
己

﹃
再
不
做
將
來
會
後
悔
的
！﹄
於
是
我
放
着
膽
伸
手
抱

着
虛
弱
的
母
親
，
在
她
臉
頰
上
親
了
一
下
，
她
即
時
發

出
甜
甜
的
微
笑
，
感
覺
是
如
斯
的
美
妙
，
之
後
我
每
次

探
病
都
會
擁
着
母
親
親
吻
。
她
離
去
了
，
慶
幸
我
做
到

了
。﹂我

也
想
像
不
到
，
連
對
母
親
擁
抱
也
如
此
困
難
。
父

母
在
子
女
剛
出
生
開
始
便
會
抱
抱
錫
錫
，
親
密
的
接
觸

自
然
不
過
，
為
何
一
下
子
會
覺
得
和
父
母
身
體
接
觸
是

如
此
艱
難
或
有
問
題
，
而
且
變
得
如
此
冷
漠
。
我
們
經

常
見
到
長
大
了
的
女
兒
手
繞
着
父
親
，
無
論
是
什
麼
年

紀
的
女
兒
，
父
母
老
了
外
出
，
會
自
然
地
扶
着
他
們
。

我
們
平
日
社
交
會
和
陌
生
人
握
手
，
為
何
對
親
人
好
友

卻
會
拒
之
千
里
？

我
想
部
分
中
國
人
家
庭
都
如
此
，
兒
女
長
大
了
互
相

就
不
再
或
不
敢
以
身
體
接
觸
去
表
達
關
心
，
甚
至
愛
在

心
底
口
難
開
。
其
實
給
家
人
好
友
一
個
擁
抱
，
就
會
即

時
把
大
家
的
心
拉
近
，
融
化
了
彼
此
的
隔
膜
，
今
天
，

就
讓
我
們
好
好
學
習
緊
緊
擁
抱
一
下
至
愛
的
親
朋
。

抱抱

文 匯 副 刊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潘國森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錄音期間小方落淚。 作者提供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狸美美

網人網人
網事網事

小 蝶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 在 平
和，連黃
澄澄的蜜
柚也是浪
漫的。
網上圖片


